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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吳
康
民
老
校
長
喪
妻
之
痛
，
見
其
文

章
︽
哭
老
伴
︾
，
傷
痛
之
情
，
躍
然
紙

上
；
再
看
訃
聞﹁
我
倆
結
褵
六
十
三

年
，
今
一
旦
失
偶
，
哀
痛
何
如﹂
，
令

人
為
之
動
容
。

六
十
三
年
，
多
不
容
易
啊
，
漫
長
歲
月
的

磨
礪
，
有
感
恩
，
有
包
容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
，
相
互
依
賴
，
已
成
習
慣
；
老
年
喪

偶
，
頓
失
所
依
，
如
老
校
長
所
說
，
傷
痛
非

筆
墨
可
以
形
容
。

一
段
超
過
半
世
紀
的
婚
姻
，
多
麼
令
人
羡

慕
，
除
了
忠
於
愛
情
外
，
還
有
健
康
、
長
壽

等
因
素
。
熟
悉
老
校
︵
培
僑
師
生
對
吳
康
民

老
校
長
的
稱
呼
︶
的
，
都
知
道
他
是
頂
級

﹁
愛
妻
號﹂
，
有
影
皆
雙
，
榮
譽
共
享
。
老

校
近
年
頻
出
版
新
書
，
他
與
師
母
雙
雙
持
着

拐
杖
，
在
新
書
發
佈
會
上
迎
賓
，﹁
執
杖
之

手
，
與
子
偕
老﹂
，
畫
面
情
深
動
人
。

老
校
人
生
最
熱
中
的
三
件
事
，
寫
書
、
旅
遊
、
美

食
，
都
與
師
母
分
享
。
老
校
愛
美
食
，
師
母
卻
勤
儉

持
家
，
全
賴
菲
傭
弄
餐
，
他
總
是
投
訴
菲
餐
不
好

吃
，
每
次
出
外
吃
飯
，
老
校
都
把
師
母
帶
在
身
邊
，

直
至
近
年
，
師
母
身
體
欠
佳
，
有
些
飯
敘
不
便
出

席
，
老
校
都
會
牽
掛
家
中
的
老
妻
，
不
忘
給
她
帶
點

好
吃
的
。

老
校
是
政
界
名
人
，
文
章
辛
辣
，
在
社
會
上
德
高
望

重
；
在
學
校
桃
李
滿
門
，
又
是
絕
對
權
威
，
但
權
威
之

上
還
有﹁
權
威﹂
，
就
是
師
母
。
一
次
與
老
校
出
席
一

個
出
版
界
的
宴
會
，
散
席
時
陪
他
們
夫
婦
去
會
合
司

機
，
老
校
與
友
人
走
在
前
面
，
談
得
興
高
采
烈
，
師
母

趕
不
上
他
們
的
步
伐
，
發
了
點
氣
話
，
不
肯
跟
上
；
老

校
像
個﹁
乖
乖
的
學
生﹂
，
馬
上
慢
下
了
步
伐
，
跟
在

後
面
慢
行
。

今
天
，
老
校
雖
然
慢
下
了
步
伐
，
奈
何
師
母
還
是
仙

遊
而
去
了
，
鶼
鰈
情
深
半
世
紀
，
留
下
愛
與
夢
同
行
，

令
人
惋
惜
。

鶼鰈情深半世紀

吃
午
飯
的
時
候
被
嘴
裡
的
硬
物
硌
着
了
，
吐
出
來

一
看
，
是
牙
齒
上
的
結
石
掉
了
小
小
的
兩
塊
。
一
時

心
血
來
潮
，
微
信
上
和
不
久
前
剛
看
過
牙
醫
的
朋
友

聊
起
了
牙
結
石
。

朋
友
年
紀
不
大
，
早
年
因
牙
結
石
厲
害
得
緊
，
被

牙
醫
忽
悠
着
洗
過
幾
次
牙
，
又
被
忽
悠
着
補
過
幾
次
牙
。

每
一
次
，
花
費
了
昂
貴
的
費
用
，
最
後
還
得
捂
着
被
洗
得

滿
嘴
流
血
後
鬆
動
的
牙
從
診
所
裡
出
來
。
最
後
，
乾
脆
換

上
了
一
口
假
牙
，
雖
然
看
上
去
雪
白
整
齊
，
但
假
牙
終
歸

是
假
牙
，
總
有
點
缺
乏
生
命
的
感
覺
，
估
計
味
覺
就
更
不

敢
恭
維
了
。

回
想
了
一
下
我
的
看
牙
歷
程
。
說
是
歷
程
，
其
實
迄
今

為
止
我
總
共
只
看
過
一
次
牙
醫
。

那
還
是
二
十
多
年
前
，
不
講
究
髮
型
，
不
講
究
衣
着
，

但
對
牙
齒
還
有
些
講
究
。
因
為
工
作
關
係
，
天
天
要
和
人

說
很
多
話
，
為
了
顯
得
親
切
，
也
要
時
時
張
嘴
微
笑
。
如

此
便
尋
思
着
去
給
牙
齒
美
美
容
，
洗
洗
牙
上
的
茶
漬
、
醬

油
漬
，
希
望
笑
起
來
的
時
候
能
像
電
視
廣
告
一
樣
，
有
雪

白
閃
亮
的
笑
容
。
結
果
，
到
醫
院
掛
了
號
，
找
到
牙
醫
要

求
洗
牙
，
卻
被
好
心
的
牙
醫
訓
斥
了
一
番
，
教
了
許
多
保

護
牙
齒
的
小
知
識
，
並
告
訴
我
，
健
康
的
牙
齒
也
會
有
牙

結
石
，
牙
結
石
長
到
一
定
的
程
度
會
自
然
脫
落
，
若
是
動

用
機
械
去
洗
，
對
牙
齒
害
多
於
益
。
現
在
再
也
沒
有
聽
到

有
牙
醫
對
患
者
這
樣
說
過
，
大
多
的
牙
醫
都
會
告
訴
患
者

洗
牙
的
種
種
好
處
，
於
是
牙
齒
美
容
逐
漸
熱
火
起
來
，
有

的
人
甚
至
把
好
牙
也
拔
掉
去
裝
上
烤
瓷
牙
。

二
十
多
年
過
去
，
我
再
沒
有
去
看
過
一
次
牙
醫
，
而
我

的
一
口
牙
齒
，
除
了
愛
喝
茶
而
稍
有
一
點
深
色
的
茶
漬
之

外
，
依
然
保
持
着
堅
固
，
忠
實
地
呆
在
我
的
口
裡
。
偶
爾

在
吃
飯
時
會
掉
落
幾
塊
小
小
的
牙
結
石
，
而
脫
落
的
地
方

變
得
更
加
光
潔
、
牢
固
。
我
甚
至
常
常
用
牙
齒
來
開
瓶
蓋
、
咬
核

桃
。說

到
興
起
時
，
我
用
手
機
拍
了
兩
張
牙
結
石
的
圖
片
發
給
朋
友
，

朋
友
回
過
來
一
串﹁
呵
呵﹂
和
訕
笑
的
表
情
，
我
這
才
醒
悟
過
來
，

午
飯
時
間
，
聊
此
話
題
確
實
有
些
不
妥
。

馬
上
轉
移
了
話
題
。
從
牙
齒
美
容
切
換
到
臉
部
美
容
。

隨
着
美
容
業
的
愈
來
愈
發
達
，
人
們
對
美
容
的
要
求
也
愈
來
愈

甚
。
不
分
男
女
老
少
，
但
凡
有
點
愛
美
之
心
的
人
都
熱
衷
於
美
容
，

甚
至
整
容
。

的
確
，
且
不
說
那
些
打
什
麼
素
的
，
做
什
麼
微
整
的
，
就
說
最
普

通
的
臉
部
護
理
，
每
周
上
一
次
美
容
院
，
洗
洗
臉
，
做
做
面
膜
，
把

一
張
臉
上
下
左
右
折
騰
一
番
，
從
美
容
院
走
出
來
的﹁
美
人
兒﹂

們
，
不
可
否
認
的
，
幾
乎
都
是
清
一
色
的
臉
皮
發
亮
，
容
光
煥
發
，

再
加
上
一
點
彩
妝
的
話
，
簡
直
就
是
明
艷
照
人
了
。

朋
友
曾
經
鼓
勵
他
太
太
到
美
容
院
去
做
臉
。

膚
色
黝
黑
、
臉
上
有
幾
粒
雀
斑
的
太
太
在
美
容
院
幾
進
幾
出
後
確

實
美
了
許
多
，
但
是
進
出
美
容
院
的
次
數
多
了
，
朋
友
感
覺
有
點
不

對
了
，
他
太
太
的
皮
膚
變
成
了﹁
美
容
院
皮
膚﹂
。
朋
友
說
所
謂
的

﹁
美
容
院
皮
膚﹂
就
是
用
了
太
多
化
學
物
品
後
皮
膚
的
表
面
光
滑
發

亮
，
其
實
內
裡
暗
沉
難
看
，
若
不
是
搽
脂
抹
粉
地
蓋
住
，
到
光
亮
處

難
免
會
感
覺
很
駭
人
。
旁
人
自
然
看
不
到﹁
真
面
目﹂
，
但
先
生
有

近
距
離
的
優
勢
，
所
以
就
一
覽
無
餘
地
發
現
了
缺
點
。
他
覺
得
反
倒

是
以
前
膚
色
黝
黑
，
臉
上
有
着
雀
斑
的
太
太
來
得
可
愛
一
點
。
然
而

為
了
保
持
臉
上
的
光
亮
，
他
太
太
仍
舊
熱
衷
於
進
出
美
容
院
。

我
笑
了
。

就
像
牙
齒
一
樣
，
沒
有
用
機
械
洗
過
的
牙
齒
，
保
持
乾
淨
，
明
明

是
健
康
的
東
西
，
但
是
因
為
不
美
觀
，
對
比
之
下
，
假
的
雪
白
、
漂

亮
的
烤
瓷
牙
卻
更
能
讓
人
愉
悅
。
自
然
的
人
，
自
然
的
肌
膚
，
不
如

各
種
化
妝
品
掩
蓋
下
的﹁
美
容
院
皮
膚﹂
看
起
來
精
緻
亮
麗
。

如
今
，
人
們
習
慣
了
美
麗
的
假
，
已
很
難
容
下
自
然
的
真
。

我
擔
心
如
此
下
去
，
終
有
一
天
，
完
美
無
缺
的
機
器
人
會
代
替
有

缺
點
的
真
人
。

我們需要哪種「真」與「假」

一
年
一
度
的
無
綫
電
視
大
獎
是
本
地
電

視
界
一
大
盛
事
，
也
是
電
視
水
準
的
一
個

指
標
，
雖
然
一
個
多
月
後
才
揭
曉
，
但
被

喻
為
前
哨
戰
的
︽
星
和
無
綫
電
視
大
獎

2015

︾
已
在
新
加
坡
頒
獎
，
阿
姐
汪
明
荃

憑
劇
集
︽
華
麗
轉
身
︾
奪
得﹁
我
最
愛T

V
B

女

主
角﹂
大
獎
。

︽
華
麗
轉
身
︾
可
說
是
為
阿
姐
度
身
訂

做

︱
紅
極
一
時
的
歌
星
步
入
老
年
的
心
境
轉

變
，
回
望
前
塵
，
人
生
有
得
有
失
，
惟
對
藝
術

的
那
份
執
着
不
變
，
簡
直
就
是
阿
姐
的
寫
照
。

最
近
，
在
網
上
讀
到
一
篇
影
后
蕭
芳
芳
的
最
新

專
訪
文
章
，
談
及
自
己
幼
年
喪
父
、
少
年
失

學
、
中
年
失
婚
、
晚
年
失
聰
的
人
生
。
恰
巧
我

手
上
有
出
版
社
二
十
年
前
分
別
為
她
倆
出
版
的

自
傳
畫
冊
。

汪
明
荃
和
蕭
芳
芳
今
年
都
是
六
十
八
歲
︵
一

九
四
七
年
出
生
︶
，
都
在
上
海
出
生
，
並
於
幼

年
隨
家
人
移
民
來
港
，
各
自
在
演
藝
領
域
屢
創

事
業
高
峰
，
而
且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
好
學
不

綴
，
努
力
不
懈
，
都
是
兼
具
魅
力
和
毅
力
的
楷

模
性
人
物
。

汪
明
荃
在
本
港
電
視
界
的
阿
姐
地
位
毋
庸
置
疑
，
那
是

近
半
個
世
紀
熱
情
和
忠
誠
的
回
報
。
但
也
經
歷
過
事
業
的

高
低
潮
、
疾
病
纏
擾
、
情
感
挫
折
，
她
都
悄
悄
撐
了
過

來
。
熒
屏
上
的
她
總
是
那
麼
投
入
、
專
業
。
在
電
視
以

外
，
她
還
積
極
鑽
研
粵
劇
表
演
藝
術
，
兩
度
擔
任
粵
劇
行

會
組
織
八
和
會
館
主
席
，
其
間
曾
任
人
大
代
表
和
政
協
委

員
，
是
一
位
身
體
力
行
關
心
社
會
的
演
藝
界
人
士
。

芳
芳
雖
出
身
於
中
產
家
庭
，
父
親
蕭
迺
震
是
留
德
學

者
，
抗
戰
時
曾
出
任
中
國
實
業
銀
行
常
務
董
事
，
她
兩
歲

時
隨
父
母
移
居
香
港
，
不
久
父
親
病
逝
，
六
歲
的
芳
芳
開

始
當
童
星
來
幫
補
家
計
，
七
歲
演
出
︽
小
星
淚
︾
，
十
三

歲
主
演
︽
苦
兒
流
浪
記
︾
成
名
，
繼
而
跟
也
是
童
星
出
身

的
陳
寶
珠
成
為
橫
掃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香
港
影
壇
的
兩
大

花
旦
。

就
在
人
氣
正
旺
時
，
少
年
失
學
的
芳
芳
毅
然
放
下
演
藝

事
業
，
遠
赴
美
國
圓
其
讀
書
夢
；
回
港
後
加
入
無
綫
電

視
，
以
花
樣
年
華
飾
演
一
位
樣
貌
醜
陋
的
傻
大
姐
，
塑
造

了
家
傳
戶
曉
的
喜
劇
人
物
林
亞
珍
。
八
十
年
代
重
返
影

壇
，
再
創
高
峰
，
先
後
摘
下
金
像
、
金
馬
和
柏
林
影
后
桂

冠
。
豈
料
患
上
耳
疾
，
健
康
欠
佳
，
她
則
去
修
讀
兒
童
心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再
創
立
護
苗
基
金
，
保
護
兒
童
免
受
性

侵
犯
。

可
見
，
挫
折
對
有
些
人
來
說
只
是
牢
騷
，
但
對
阿
姐
和

芳
芳
來
說
，
則
是
一
次
次
低
調
而
華
麗
的
轉
身
。

汪明荃和蕭芳芳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
養
兒
一
百
歲
，
長
憂
九
十
九﹂
。
每
個

年
代
的
孩
子
，
各
自
都
有
讓
父
母
操
心
的
煩

事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電
視
劇
集
是
孩
子

的
成
長
伴
侶
，
孩
子
的
沉
迷
程
度
連﹁
電
視

汁﹂
︵
劇
集
之
間
播
放
的
廣
告
︶
也
絕
不
錯

過
；
八
十
年
代
，
孩
子
無
電
子
遊
戲
不
歡
；
九
十

年
代
到
現
在
，
孩
子
的﹁
必
需
品﹂
是
互
聯
網
。

隨
之
而
來
，
在
網
上
形
成
氣
候
、
形
成
生
活
習

慣
、
形
成
文
化
，
稱
之
為﹁
網
絡
文
化﹂
，
亦
是

香
港
文
化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互
聯
網
已
經
成
為
現
時
大
部
分
年
輕
人
生
活
中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
年
輕
人
平
均
每
日
花
在
互

聯
網
的
時
間
日
益
增
加
，
而
所
瀏
覽
的
網
站
亦
隨

着
不
同
的
興
趣
或
目
的
各
有
不
同
。

社
會
上
不
時
有
人
批
評
年
輕
一
代
沉
迷
上
網
、

做
事
懶
散
，
我
們
也
要
體
諒
他
們
是
在
網
絡
盛
行

的
時
代
學
習
成
長
，
與
互
聯
網
的
關
係
早
已
密
不

可
分
，
大
多
數
年
輕
人
習
慣
一
邊
上
網
，
一
邊
做

其
他
事
，
只
要
不
過
度
影
響
日
常
生
活
，
大
眾
應

給
予
理
解
，
莫
過
分
標
籤
。

社
會
大
眾
應
理
解
世
代
差
異
的
同
時
，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對
很
多
青
年
而
言
，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壓

力
、
沉
悶
、
苦
惱
，
都
可
以
在
網
上
世
界
得
到
紓

解
與
排
遣
，
因
此
，
年
輕
人
也
就
樂
得
逃
進
網

中
，
以
圖
避
開
現
實
世
界
中
的
責
任
與
痛
苦
。

當
青
年
無
助
感
、
無
力
感
日
益
俱
增
，
二
十
一
世
紀
是
互

聯
網
、
社
交
平
台
世
界
，
青
年
投
向
政
府
架
構
外
的
公
眾
平

台
發
聲
，
例
如
：facebook

、
網
絡
群
組
、
微
信
等
，
實
屬
正

常
。
可
是
，
網
絡
中
的
虛
擬
世
界
，
是
只
需
三
言
兩
語
、
不

需
深
度
的
論
道
平
台
。
這
種
沒
有
扎
根
的
公
民
價
值
亦
不
會

結
出
好
果
子
來
。
建
立
青
年
正
確
使
命
感
，
是
每
人
的
責

任
，
無
人
能
獨
善
其
身
。

助建立青年使命感 思旋
天地
思 旋

在
品
酒
之
前
，
我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
就
是
我
曾
經
看

過
一
篇
文
章
，
說
全
球
氣
候
突
變
，
影
響
葡
萄
的
生
長

狀
態
，
未
來
的
葡
萄
酒
會
不
會
變
成
知
名
酒
廠
釀
出
的

酒
，
大
不
如
前
，
或
者
會
釀
出
更
好
，
亦
即
是
說
，
所

謂
葡
萄
酒
的
評
分
排
名
，
會
不
會
重
新
洗
牌
，
作
出
新

的
排
列
？

這
位
長
居
法
國
，
自
己
動
手
釀
酒
的
陳
增
濤
先
生
說
，
他

認
為
這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事
。
像
去
年
，
就
是
氣
候
影
響
葡
萄

生
長
不
如
前
，
他
就
乾
脆
不
釀
酒
了
。

從
這
位
著
有
︽
葡
萄
園
泥
土
上
的
水

︱
法
國
紅
酒
尋

味
︾
的
作
者
的
回
答
，
可
以
推
知
，
不
是
名
廠
出
的
酒
都
是

年
年
皆
好
的
。
陳
增
濤
在
這
本
書
裡
，
列
出
一
個﹁
一
九
八

四
年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紅
酒
歷
年
評
分
表﹂
，
分
別
顯
示
波
爾

多
、
勃
艮
第
、
博
若
萊
、
普
羅
旺
斯
和
北
羅
納
河
谷
區
的
葡

萄
評
分
。
從
表
中
可
知
，
大
家
都
說
的
二
零
零
零
年
是
法
國

葡
萄
酒
的
大
年
份
，
但
葡
萄
品
質
卓
越
的
，
其
實
只
有
波
爾

多
和
普
羅
旺
斯
兩
個
地
區
而
已
。
亦
可
以
看
出
，
無
論
想
購

買
法
國
哪
個
區
的
紅
酒
或
白
酒
，
二
零
零
九
年
才
真
正
是
大

年
份
。
二
零
零
五
年
則
除
了
普
羅
旺
斯
產
區
差
一
分
就
達
到

卓
越
質
量
之
外
，
其
他
各
區
都
是
卓
越
的
，
其
中
最
好
的
就

是
勃
艮
第
，
在
十
七
至
二
十
分
的
卓
越
評
分
裡
，
獲
得
了
十

九
分
。

陳
增
濤
先
生
帶
了
三
種
不
同
的
酒
讓
我
們
品
嚐
，
一
瓶
來

自
勃
艮
第
，
一
瓶
來
自
右
岸
的
聖
埃
美
隆
，
一
瓶
來
自
普
羅
旺
斯
，
都

是
港
幣
五
百
元
以
下
就
可
購
得
的
紅
酒
。
勃
艮
第
的
黑
皮
諾
葡
萄
，
常

常
釀
出
非
常
細
膩
的
酒
質
，
果
香
充
沛
，
我
發
覺
，
開
瓶
之
前
，
先
用

冰
桶
冷
凍
一
下
，
特
別
柔
順
，
亦
即
是
說
，
最
佳
飲
用
的
方
法
，
是
讓

酒
降
溫
。
來
自
右
岸
的
梅
洛
葡
萄
，
感
覺
比
較
單
薄
，
沒
什
麼
個
性
。

最
令
人
驚
艷
的
那
瓶
來
自
普
羅
旺
斯
、
用
當
地
的
莫
維
特
葡
萄
釀
製
的

C
hateau

T
em
pier,Bandol2012

。
這
瓶
不
到
三
歲
的
紅
酒
，
在
開
瓶

後
兩
小
時
飲
用
，
那
份
單
寧
的
柔
順
感
，
舒
服
極
了
。

這
次
品
酒
的
結
果
，
讓
我
期
盼
有
生
之
年
，
能
到
普
羅
旺
斯
一
遊
。

品酒記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記得鹿港，還是在多年前，聽說台灣出了施家
三姊妹作家，後來這三姊妹施淑、施叔青、李昂
也都先後見過，當中又以曾一度在香港長居的施
叔青為最熟。她寫出的《香港三部曲》，力圖寫
出香港百年滄桑史，應說是「大手筆」，雖然她
不是純粹的香港人，後來才聽說，她離開香港，
去了美國。2010年6月某一天，我在銅鑼灣海景
酒店與韓國金惠俊教授早餐時，竟與多年不見的
施叔青不期而遇，原來他們都是應邀成為那屆
「香港文學節」的主講嘉賓。巧合的是，今年的
香港「第十三屆中文文學雙年獎」，我和她又會
在小說組決審會議上重逢，直叫人慨嘆人生何處
不相逢！但是鹿港確實引起我注意的，其實是因
為那首羅大佑的《鹿港小鎮》歌曲。它引起我的
浮想聯翩，幻想漫天飛翔。終於有一天我來到鹿
港，本來我以為看到潮濕陰冷的海港，但並沒
有，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鹿港老街。
鹿港最馳名的餐館恐怕非「鹿港小鎮」莫屬，
但此刻正是午餐時間，人山人海，我們退而求其
次，找了一家台灣料理出名的餐廳，冷氣開放，
沒喝到出名的芒果冰沙，也算是心滿意足了。
人人都說，鹿港並不大，但光靠走路不免有些
勞累，何況正值夏天。不如去租自行車啦！文武
廟那裡便有自行車出租，而且可以順便去逛一下
文武廟。但我們有好幾個人，騎自行車不免會顧
此失彼，最好僱古舊味的三輪車啦！兩個人一
輛，坐在後頭，前面由車夫踩車掌控，穿街過
巷，每到一個景點，便停下，加以解說。
鹿港應該是全台灣廟宇最多的小鎮，文武廟是

武廟、文昌廟、文開書院三座建築一字排開相
鄰，藝文氣息濃厚。文廟與武廟之間，有一口
井，稱為「虎井」，其水質甘甜，有「蓬萊第一
泉」之稱。我們留連在文昌廟裡，這是二進一院
的建築，前方有一座水池，稱為「泮池」，為舊
時學宮前的水池。廟裡，當然少不了求功名人
士，在「金榜題名」欄上，有求籤者題「希望夢
想成真」的心願牌，並簽下大名，在微風中輕
擺，讓人遙想起古時上京趕考的故事。
到鹿港，不能不看龍山寺。鹿港龍山寺原為街
內小廟，1653年創建於大有街，到了1786年才遷
建於此處；1831年才形成今日的規模。其建築材
料如磚石、福州杉木都由泉州運來，並以鉅資聘
請閩粵名匠赴台興建。其格式規模仿照泉州開元
寺，全寺佔地一千六百餘坪，可謂深具泉州建築
藝術之精華。我們觀看這個登錄為台灣第一級古
蹟的龍山寺，其建築和雕刻精細，不愧為台灣保
存最完整的清代時期的建築物。
來到天后宮，咦！怎麼與平時見到的天后宮不
一樣呢？仔細一看，牌門上方寫着小小的「敕
建」二字，原來，它並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鹿港天
后宮，而是由地方士紳捐建的天后宮，不過，它
一樣是保祐大家平安的廟宇。另一個早期官府自
行興建的天后宮，才是「官方廟宇」，所以在它
門口就會看到刻着「文武官員至此下馬」字樣的
石碑。走進裡頭，人潮洶湧，香火鼎盛，其建立
年代已經不可考了，但一般認為清初就有廟宇，
而廟裡所供奉的媽祖神像，成為鹿港人的信仰重
心。我們來到這裡，不免跟着眾人祈福。

兜兜轉轉來到九曲巷，在兩棟建築中間的小巷
轉進來，抬頭便看到「意樓」，那是慶昌古厝中
的一間小閣樓，旁邊還有一棵櫻桃樹，傳說曾經
有過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在這裡發生呢！但此
刻，我卻只能望着古舊的紅磚牆體味那古意。
既然來到鹿港，當然不能錯過名聲不小、地標

式的「摸乳巷」啦！我站在巷口一望，那巷子長
長，據稱已有200年歷史，是相鄰的兩座長形店
屋的防火巷，當地居民為了阻擋強勁海風之吹
襲，而把房屋間距盡量縮小。這條巷子長約100
米，最窄處不到70公分，形成窄長巷子。當兩個
陌生男女對面而過，就會產生尷尬情況，因而產
生了許多巷名，如「護胸巷」、「君子巷」等，
但都不及粗俚的「摸乳巷」出名。走進巷子裡，
牆壁上塗鴉充斥，各種言論甚至情色字句皆有。
「摸乳巷」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男女在巷
內相遇，女生須讓男生摸胸，故名之為「摸胸
巷」，後演變成「摸乳巷」。第二種說法是，古
時人們渴望生子，日思夜想，而此處巷道窄長，
猶如做夢一樣，故稱其為「夢麟巷」，但是國語
發音與台語的「摸乳巷」相似，之後就演變成
「摸乳巷」了。
在巷子裡轉得差不多了，我們決定棄三輪車而

步行穿巷，老街上古舊的鐵閘前掛着的郵箱，好
像在隨時等候着郵差把寄來的信投進屋主手上。
可是，世界已進入電子天下，我懷疑眼下還會有
多少人能夠收到蓋上郵戳的信封了！但那種古舊
氣氛依然讓我神往。更有那充滿書香的招牌琳瑯
滿目，這裡是「二鹿」，那裡是「鹿港車站」，
被歷史留下痕跡的懷舊店舖處處皆是，裡面有許
多極富復古味的擺飾品。最令人驚異的是，巷裡
人家無不散發出書香味道，不僅家家對聯處處，
連書法也都不一般，撲面而來的，可謂另有一番
天地。

走到出汗，忽見一家冷氣開放的咖啡館「春有
情」，跨進院子，走幾步，涼意沁人，果然舒
服。看着那些侍者來回匆忙，忽然想起，之前站
在斜對面正歇息的「阿嬤的酸梅湯」舖頭，標着
每杯三十五元台幣的櫃枱前，我跟C扮店小二的
樣子，不禁莞爾。這鹿港小街，竟讓我想起張艾
嘉的那首《童年》，眼下情景，還真有幾分相
似，只是那時哪會興什麼冷氣？恐怕連想也不敢
想呢！

鹿港小鎮穿街過巷
百
家
廊

陶
然

在
律
師
樓
辦
妥
樓
宇
交
收

手
續
，
對
方
交
來
支
票
，
接

到
手
中
一
看
簽
名
，
不
由
得

啼
笑
皆
非
，
不
是
大
律
師
的

大
名
，
也
不
是
律
師
樓
的
寶

貴
印
鑑
，
於
是
帶
疑
地
笑
問
職

員
：﹁
這
樣
就
可
以
嗎
？﹂
他
笑

笑
：﹁
可
以
了
。﹂

簽
名
部
位
只
是
一
個
隨
意
劃
出

來
的﹁
交
叉﹂
，
通
常
什
麼
文
件

有
了
差
錯
，
就
是
打
上
這
樣
的
交

叉
，
七
個
價
位
數
目
也
不
算
小

呀
，
感
覺
怎
不
兒
戲
。
職
員
說
每

天
大
量
簽
票
，
律
師
時
間
寶
貴
，

秒
秒
鐘
都
是
收
入
，
非
這
樣
便
應

付
不
來
，
可
是
簽
名
簽
到
這
麼
簡

而
清
，
真
的
從
未
見
過
。

結
果
支
票
當
然
能
夠
兌
現
。
回

家
看
到
初
入
職
場
新
開
支
票
戶
口

的
小
男
生
，
正
在
咬
牙
皺
眉
，
苦
苦
用
盡
心

思
在
設
計
簽
名
，
說
簽
名
難
度
高
，
才
不
容

易
給
人
冒
簽
，
便
笑
把
交
叉
的
故
事
告
訴

他
。
他
呆
着
張
大
嘴
巴
，
幾
乎
不
相
信
，
也

就
想
起
以
前
有
人
笑
說
過
畫
隻
烏
龜
可
作
簽

名
，
原
來
不
是
笑
話
，
簽
名
式
樣
不
必
按
照

發
票
人
本
名
，
其
實
可
以
千
變
萬
化
。
比
起

交
叉
，
烏
龜
還
複
雜
得
多
。

聽
說
過
銀
行
導
師
招
考
職
員
，
教
他
們
辨

認
簽
名
時
，
其
中
一
個
例
子
，
就
說
如
果
兩

個
簽
名
相
似
到
一
模
一
樣
，
分
釐
不
差
的

話
，
總
有
一
個
是
假
的
。
是
真
是
假
，
老
經

驗
職
員
，
最
終
還
是
看
簽
名
筆
勢
決
定
。

說
到
看
筆
勢
，
就
有
個
女
友
告
訴
我
她
日

前
一
件
有
關
支
票
簽
名
的
怪
事
。
她
公
司
裡

有
個
上
了
年
紀
的
馬
迷
同
事
，
每
逢
馬
季
開

鑼
，
就
伸
手
向
人
借
錢
，
前
債
未
清
，
又
來

新
債
，
所
有
跟
他
同
年
資
的
同
事
，
他
未
開

言
，
大
家
早
已
先
行
耍
手
擰
頭
，
老
馬
迷
唯

一
求
生
之
路
，
就
是
她
這
個
新
丁
生
觀
音
。

生
觀
音
試
圖
半
懲
教
式
渡
他
脫
離
苦
海
，
開

給
馬
迷
的
支
票
，
不
用
自
己
平
日
簽
名
，
只

胡
亂
在
簽
名
欄
上
打
幾
個
密
圈
，
以
為
他
到

銀
行
兌
不
了
錢
，
便
會
有
所
反
思
。
怎
知
道

傻
人
有
傻
運
，
不
止
支
票
收
到
了
錢
，
而
且

落
注
贏
了
大
彩
，
連
舊
債
都
一
起
清
還
。
可

見
支
票
主
要
還
是
認
票
不
認
名
。

支票奇談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

■文昌廟的「金榜題名」欄。 作者提供

■天后宮前的告示。 作者提供


